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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读无字地书 不放过每一铲土
——— 考古学家许宏与郑岩对谈“考古的浪漫与温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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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 郑岩

进入考古人视野才叫发现

许宏：我们不断地在说考古学是什么，
考古学跟北宋的金石学家吕大临著的《考
古图》有什么关系？刚才郑岩老师说了是日
本人，古代中文学养极其丰厚的日本人，他
们把《考古图》中的“考古”用来翻译考古学
archaeology这样一个词。但是吕大临那个
考古实际上是好古，跟古玩相关。所以“考
古”这个词被引进过来之后，就与百年之前
诞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联系起来了，刚才
郑老师说了它与金石学的不同。进一步说，
它的不同如果再浅显点说是什么？以前所
谓对古物有兴趣的，全是冲着古物的价值
去的，好看、经济价值比较高、上面有文字，
是这样的。但是西方考古学者很决绝地说，
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垃圾的学问，也就是说
尽管我们也挖到有宝物的墓葬，我们每年
的“十大考古新发现”都会有吸引人眼球的
东西，比如良渚、三星堆，但是考古人不是
冲着这些宝物去的。这宝物当然有重要的
信息，但是你看贝丘就是古人吃完贝类剩
余的垃圾，我们认为它们也同等重要。我们
研究这样的东西是为了探究广义的历史，
是为了探究人类的过去。

至于主持人刚才问的遗址都是怎么发
现的。这说起来非常遗憾，我们想找的重要
遗址、好东西往往不是考古人发现的。因为
考古人太少，你带着学术目的去找反而找
不到。兵马俑是农民挖井挖出来的，良渚的
玉器，三星堆的器物坑，大都是农民取土发
现的。但是它的价值必须是专业人士才能
意识到。所以我们说考古发现，一般都是以
它进入考古人的视野，并被我们公之于学
界，这才能叫“发现”。比如说二里头，以前
农民早就发现了，后来是当地文物干部知
道了，他们领着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
旭生先生去，徐旭生先生写了报告并公布
出来，这才被视为正式的发现，这是1959年
的事儿。徐旭生他们是为了什么去的？是为
了寻找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夏王朝都城去
的，没想到就遇到这样一个大遗址，二里头
这才走进了考古人的视线。

郑岩：就有点像动物学。逮到一头野猪
吃掉了，这不是动物学家；逮到它解剖了，
研究它，这才是动物学家。

许宏：对，这说得好。

考古学对认知的颠覆

主持人：我觉得刚刚许老师讲那个故
事特别有意思，其实《考古中国》里面有特
别多考古遗址的发现，就想问问有没有颠
覆了大家对于历史认知的，发现了之后突
然觉得改变了我们曾经对于历史认知的发
现？

许宏：在中国考古学诞生那个时候，我
们对地下遗存所显现的中国上古史的认识
全是空白的，所以那时任何一个考古发现
都是颠覆性的和填补空白的。比如仰韶，曾
经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漫长的新
石器时代，还有彩陶这样的东西，全部空
白。我们的前辈后来又在山东城子崖发
现了黑陶，比仰韶文化要晚，才知道还有
黑陶文化。你看殷墟，在这里发现了最早
的文字（甲骨文），都邑、大墓、青铜器填
补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空白。然后在四川，
谁都没有想到那个地方居然还有三星堆
这样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这个过程中
几乎都是在填补空白。当然现在空白越
来越少，但也不是说没有了。我们现在许
多发现，比如石破天惊的陕北石峁城，是
在十几年前才发现的。所以说我们看考
古学就是在不断填补空白，尤其是在初期，
几乎都是这种颠覆性的发现。

郑岩：我觉得除了填补空白，还有很多
方面丰富了我们的认识。比如许老师说的，
我们过去中学课本讲的古史，大家往往感
觉就是由不同的王朝先后相继排列成的一
条线。有了考古发现，加上对文献的综合研
究，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认知已经很不一样
了。比如，夏、商、周既是一种时间关系，也
是一种空间关系。夏王朝末期的时候，商人
已经起来了。商王朝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周
从西边兴起了。刚才说到三星堆，还有湖
南、江西那些同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可能都

是不同程度受到中原影响的地方政权，
古书上基本没有记载。通过考古我们就
知道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
杂的系统。

许宏：尽管我们学界在许多问题上聚讼
纷纭、争论不休，但对于早期中国、对于中国
上古时代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是多元一体，从
多元走向一体。现在知道中华文明最初根本
就不是单线发展进化的，而是一开始没有中
心，一点一点中原中心出来了，滚雪球似的
扩大，到最后形成帝国一体化。这样一个认
知完全是中国考古学建构起来的。

主持人：是满天星斗的。
许宏：对，大家读我的书都比较熟悉。

我用了三个形容词来概括这个过程：第一
个是满天星斗，是我们中国考古学泰斗苏
秉琦先生说的，非常形象。然后从二里头开
始，我认为中原中心出来了，是月明星稀的
状态。这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
元。什么叫有中心的多元？三星堆出青铜器
的那几个坑跟殷墟是同时期的，但它就不
归殷商王朝管。这叫有中心的多元。至于再
往后就是皓月凌空，一体一统化的秦汉帝
国，才开始奠定了古代中国王朝更迭的基
础。从多元到一体，这么大的一个历史脉
络，是考古人把它建立起来的。

考古都用哪些工具

主持人：刚刚老师们也讲了很多特别
有趣的考古故事，很多网友很感兴趣，考古
人在考古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工具？比如
说那个小铲子，大家问这个小铲子碰到国
宝会不会怕碎？在考古人手里面它是怎么
发挥作用的呢？

许宏：我先给大家说一说，我刚才说考
古人就是解读无字地书。为了解读无字地
书，我们探索出了一整套绝活，从方法到具
体技术到工具的运用，怎么合适怎么用。有
一些根本不是考古人自己发明创造的，而
是借用的。考古工作是从粗到细的，我们考
古队分成三种人，最基层是我们发掘的时
候请来的民工，就是农村的大爷大妈，他们
最常用的是铁锨，做的是最基本的清理出
土的活，属于体力劳动者。一旦进入了文化
层，或者发现了遗迹现象，从那时候开始就

得精耕细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刮锨就开始
派上了用场，它比你刚才说的小铲子还要
大一点。一开始我们用一种工兵锨，感觉不
好用，后来我手下的高级技师发明了一种
工具，很遗憾，这玩意儿没法有专利权，因
为它太容易做了。说起来简单，他用买来的
菜刀，菜刀的刀刃都是上好的钢，把刀把去
掉，在菜刀的中间部位安上一根跟菜刀垂
直的铁棍，一把上好的、非常顺手的刮锨就
做出来了。以前带学生实习，有学生问遗迹
现象或文化层分不清楚怎么办，老师的回
答就是一个字——— 刮，三个字——— 继续刮。
直到比较清楚了才开始用那个小手铲，平
头的、尖头的，一点一点尽可能小心地清
理。但是如果遇到漆器，还有像二里头出
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之类的器物，那个时
候手铲也显得太粗笨了，就开始用非常
精细的工具剔剥，比如餐刀，甚至用筷子
削尖了一点一点剔清，如果还得更细，就用
牙签来剔非常精微的地方，跟绣花一样，考
古就是这么做下来的，所以有人说考古就
是磨洋工哈。

主持人：越来越细的一个过程。
郑岩：这个跟要提取什么信息有关系。

现在要提取的这些信息和我们读书的时候
要求也不一样。过去灰坑里、墓葬里的填土
是扔掉的，现在要取样。

许宏：这我就有发言权了。是这样的，
我经常愿意说一句话叫：科技使考古插上
翅膀。就像郑老师刚才说的，当时我作为年
轻教师，那时正好是刚从国家文物局田野
考古领队培训班结业回来。发掘时老师或
领队交代说除了土什么都要，包括石头都
得要，你得让老师、领队看看是不是制作石
器的石片、石核，但是土不要，土全扔了，因
为没有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制定的田野
考古操作规程就这么规定的。但是20多年
以前我的同事赵志军老师从美国博士毕业
回来，带回来了浮选仪这样的设备。一旦有
了浮选这个理念和方法了，就用水来冲洗
土样，里面的粮食颗粒和狗尾巴草啥的，就
都发现了。植物考古学家，他们自称为“植
物人”，在实验室里便用显微镜来观察我们
提供的这些碳化样本，我们这才知道二里
头时期人们的生活中已经五谷齐备了，小
米、黄米、稻子、小麦、大豆全有了，在这之

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也是一种信息提取。
你刚才问的是怎么铲，现在讲的已经更高
大上了，这东西跟手铲一样，设备、手段，背
后是理念的变化。

郑岩：观念的改变，格局的改变。
许宏：最大限度地获取历史信息。
郑岩：考古学最早集中于艺术品的发

现，就是要找宝贝。到谢里曼发掘特洛伊的
时候，已经扩大到其他人工制品。现在不光
是人工制品，还要研究环境。因为今天我们
环境出了问题，我们想知道环境如何变化
成今天这个样子，三千年前、五千年前的环
境是什么样子。问题的发展，带动了方法的
发展。

许宏：我记得在西方考古学中，发掘庞
贝古城时已经注重所谓Context（背景关
系）了。除了清理壁画、器具等好东西之外，
开始注意它是在哪儿出的，这个房子、这个
池子是什么功能、什么性质的，它们分别是
哪一期的？这种关注就是科学化的过程。

主持人：研究得细致了，这是不是高科
技带来的变化？

许宏：我觉得科技是第二步，它只是手
段。因为本来科技手段可能都已经有了，但
是你为什么不用它，你不用它是因为你的
问题没有提出来，你要关心这个问题了，你
才能想办法去研究这个问题。因为除了宝
物之外，要搞清楚庞贝古城那些人当时是
怎么生活的。不光是富人，还有穷人，一般
的日用陶器他们怎么使用？谁跟谁的关系
如何？开始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整个理念
思维复杂化，逼着你在方法、技术甚至设备
的层面都得跟上。

郑岩：即便是人造物，和以前的概念也
不一样。博物馆的藏品要分级，我觉得这跟
考古学的理念不完全一样。考古学是“众生
平等”，一件破碎的陶器也很重要，一块动
物的骨骼也很重要。

许宏：我作为考古队长，绝对不能说出
土的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没有
不重要的。

从考古现场到博物馆

主持人：我正想问，刚刚老师说的出土
文物上面还沾着土，但是我们在博物馆里
看到的都是溜光水滑的、干干净净的文物。
就像郑老师《年方六千》这本书里面提到的
文物，有的是国宝，有的可能感觉并没有很
重要，所以很好奇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这
些国宝，在策展、选品的时候是怎么分重要
性的？在您二位看来，他们是怎样排序的？

郑岩：博物馆的历史就很复杂了。我们
从欧洲说起，近代博物馆的起源与16世纪
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有关。改革带来的一
个极端的倾向，是对天主教教堂的冲击。在
那些新教徒看来，教堂里的圣物、圣像都不
能引导人进入天国，于是就出现了非常激
进的圣像破坏运动。那些被打碎的圣像、圣
物，它的宗教价值被否定了，就开始有人收
藏它们，并从审美的角度去欣赏和研究。这
些收藏后来发展出艺术史的研究，也变成
公共教育的一种手段，博物馆就出现了。在
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成为收藏品的
文物和艺术品，被赋予一些新的价值，比如
文人从中体会到的“古意”，一种审美化的
历史感。但这些藏品是偶然获得的，不系统
的，它和原来历史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被
破坏和遗忘了。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在博物馆里
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杯子里盛着茶。但是，考
古学研究那个杯子时，要想到茶。唐人的瓷
器为什么南青北白？这既与技术有关，也和
当时茶汤的颜色有关。我们现在如果把茶
倒掉，那件瓷器的美感也就不完整了。今天
的艺术史也是这样想问题的。

许宏：郑老师刚才说的南青北白的茶
具，我想你刚才说过器物都洗得溜光水滑
了。我们现在刚出土的器物，如果是非常重
要的绝对不允许马上就洗。因为现在很有
可能从一个陶器的内壁里边提取到酒或者
盐的成分。你如果全洗完了，这个信息就没
有了。

2022年3月10日晚，中信出版集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许宏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在抖音直播间就“考古的浪漫与温度”
展开一场学术对谈。经主办方授权，本报上期《博物周刊》摘要刊发对谈文字
稿上半部分，本期继续刊出的是下半部分。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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